
第一章 重回十二歲 

掛著楚南王府牌子的幾輛馬車行駛在平坦的官道上，速度並不算快。 

馬車周圍的侍衛都是一身黑衣，戰馬上掛著弓箭，腰間配著長刀，沉默地護衛著

中間的兩輛馬車。 

而在這些黑衣侍衛前後的士兵紅衣藍褲，腳踩皮靴，靴子後圍還套半腰圓形馬刺，

是用純銅製作的，只是看著就感覺到威懾。 

他們不僅腰間掛著禁衛軍的腰牌，還舉著禁衛軍的旗幟，仔細看來就好像這些禁

衛軍把楚南王府的侍衛都包圍其中。 

遠遠看去楚南王府的侍衛好似處於弱勢，不過仔細觀察卻能發現他們雖沒有過多

的動作，可是只要對上他們的視線就讓人覺得不寒而慄，那是真正上過戰場與敵

人廝殺過的士兵才擁有的氣勢。 

就好像狼群一樣，並不以叫聲來威懾敵人，卻會悄無聲息地咬斷敵人的脖頸。 

黑衣侍衛與禁衛軍明明是同道而行，卻涇渭分明，不似一路人。 

馬車入城後直奔驛站而去，驛站的官員提前收到命令，早已迎在了外面。 

待馬車穩穩地停下，青年從前面的馬車下來，往後走去，說道：「妹妹，到了。」 

車夫已經擺好馬凳，車門打開，一個丫鬟先一步先來，說道：「二公子。」 

青年點了下頭，看向從馬車裡面走出來的姑娘，伸出胳膊說道：「來，我扶妳。」 

秦佑寧雖才十二歲，卻已經能看出她明眸善睞，顏若朝華，只是大病初癒，臉色

還有些蒼白，讓人看了忍不住想要溫聲呵護。 

她看向自己的二哥秦睿，眼神有些恍惚。 

她也不知怎地死後沒進陰曹地府，反而回到了太元十五年，祖父楚南王剛剛去世，

她和二哥被迫入京的途中。 

這世上那麼多心善之人，怎麼就讓她這樣一個雙手沾滿鮮血的人有了再來一次的

機會？ 

秦佑寧站在馬車上，看了眼禁衛軍和兩個被扶著下馬的使者，微微垂眸把手放在

了秦睿的手背上，借力下了馬車。 

秦睿溫聲說道：「妹妹先進驛站休息，我把事情安排妥當就去尋妳。」 

秦佑寧點了下頭，又看了他一眼，這才帶著貼身侍女玉螺與玉瓊往驛站裡面走去，

前往安排好的二樓房間。 

在馬車到達之前，房間就被提前趕到的侍女收拾妥當，屋中的用具擺件都是她用

習慣的，只是如今瞧著卻有一種陌生感。 

玉螺伺候秦佑寧脫了披風，她剛坐下就有人端來了果點茶水。 

秦佑寧坐在窗邊看著樓下王府的下人有條不紊地把一件件行李搬進驛站，端起兌

了蜜的花茶喝了口，因那甜味而微微皺眉。 

她忽然想起來，在太元年間，她很喜歡甜食，就連白粥裡面都是要加些糖的。 

玉瓊恭聲問道：「姑娘可要換一種茶飲？」 

秦佑寧搖了搖頭，說道：「我想靜一靜。」 

「是。」兩名侍女當即帶著屋中其他人退了出去，安排兩人守在外面，剩下的人



去幫著收拾東西和準備吃食。 

秦佑寧把杯中的花茶飲盡，緩緩吐出一口氣，看向了封地楚南的方向。 

她上輩子救過許多人也殺過許多人，卻從未後悔過，只是那一生有兩件憾事，一

是二哥秦睿，二是楚淮舟。 

她每到廟中都會讓人給秦睿和楚淮舟立牌位點長明燈，就連父母都勸她，人死不

能復生，不管是秦睿還是楚淮舟都不希望看到她一直沉浸在悔恨的情緒中。 

秦佑寧知道，卻一直放不下。 

不過如今有了重來一次的機會，她是絕不會再讓那些悲劇發生的。 

門外嘈雜的聲音打斷了秦佑寧的思緒，她站起身朝著門口走去，打開門就看見玉

螺與玉瓊攔著兩個穿著宮裝的中年女人，一時間她竟然有些想不起她們是誰。 

其實若非秦佑寧出現，她們都要直接把人趕走了。 

戴著貓睛石戒指和耳釘的女人當即問道：「秦姑娘，陛下命我等教您宮中規矩，

還沒學兩日您就抱病在身，如今病可好了？」 

秦佑寧聽了女人的話，這才想起來她們是宮中的嬤嬤，被皇帝派來教她所謂的規

矩。 

新朝建立不過十五年，所謂的宮中規矩都是前朝留下來的。 

上輩子祖父剛死，為了不讓皇帝有藉口為難家人，她哪怕看出這些人故意為難，

也都咬牙忍下來，這輩子她卻不願意再忍了。 

「跪下。」 

嬤嬤當即說道：「秦姑娘，我等是陛下……」 

秦佑寧只是看了玉螺與玉瓊一眼，沒有再說第二句。 

看起來比嬤嬤瘦弱的玉螺和玉瓊直接出手，把兩人壓著跪在了她的面前。 

秦佑寧微微垂眸看著她們，「掌嘴。」 

能跟在她身邊的侍女不僅有武功在身，每一個都忠心耿耿，她話剛落她們就出手

一巴掌一巴掌搧在兩個嬤嬤的臉上。 

剩下的侍女攔在周圍，避免其餘宮中的人衝撞了秦佑寧。 

秦佑寧見已經有人去喚使者，也不想在這個時候落下話柄，在清脆的巴掌聲中開

口質問道：「陛下可說讓妳用所謂前朝的規矩來教我了？」 

匆匆趕過來的使者趙營襄和得知消息怕妹妹吃虧的秦睿正好聽見了她的話。 

秦佑寧話雖然是對著兩個嬤嬤說的，目光卻是看著趙營襄，嗤笑了聲，「你們可

知，制定那規矩的前朝皇帝一家就是被我祖父所擒？他們都被賜毒酒死光了，妳

們來我面前說什麼規矩？我倒是覺得妳們規矩學得不行，就發發善心送妳們回前

朝皇室那裡伺候吧。」 

一句話已經決定了兩名嬤嬤的生死。 

她語氣平靜，「沒有毒酒，就縊死吧。」 

既然秦佑寧沒有說拖出去縊死，那就是在原地，當即有黑衣侍衛取了繩索來。 

趙營襄一驚，他從不知道一直看起來不聲不響的秦佑寧這般狠毒，當即喊道：「且

慢，她們是陛下派來的人，就算有什麼錯誤也要帶回京中由陛下發落。」 



兩個嬤嬤也沒想到秦佑寧真敢對她們下手，過了最初的震驚後開始求饒。 

秦睿並沒有多言，畢竟在出發之前，家中父兄都私下和他交代了，若是真遇到事

情，多聽妹妹的，而且他早就看不慣這兩個人拿著雞毛當令箭，對著妹妹指手畫

腳。 

秦佑寧沒有開口，黑衣侍衛就沒有停，他們已經取來繩索套在了兩個嬤嬤的脖頸

上。 

趙營襄見此當即喊了禁衛軍來，黑衣侍衛連忙將手按在腰間的刀柄上。 

另一位使者張嘉忠和驛站官員都趕了過來，震驚地看著當前發生的事情。 

秦佑寧語氣很淡，問道：「使者也心懷前朝嗎？」 

這話著實誅心，趙營襄當即說道：「休得胡言亂語。」 

秦佑寧只覺得他這話好笑，反問道：「那你這番阻止，可是對她們有舊情？還是

說你覺得前朝的規矩是對的？」 

趙營襄可不敢承認，趕緊說道：「這是陛下派來的人，不是妳能隨意處置的。」 

秦佑寧挑眉問道：「所以你的意思是陛下覺得該用前朝那些規矩來管教如今的朝

堂嗎？」 

驛站官員大氣都不敢喘，見沒有人注意自己，趕緊偷偷溜了出去，這可不是他這

樣的小官能聽的。 

趙營襄剛想回話，張嘉忠已經拉著了他，倒不是說他們關係多好，只是他怕這話

傳出去，自己被連累了，趕緊說道：「我等並無此意，只是……」 

秦佑寧卻不再看他們，「縊。」 

黑衣侍衛配合得很默契，在兩個嬤嬤的求饒慘叫聲中，將繩子繞過二樓的欄杆，

把兩個人吊了下去。 

吊死的人不僅難看還狼狽，特別是她們的垂死掙扎更是觸目驚心，偏偏秦佑寧神

色平靜，就好像是在看風景一樣。 

確定兩個人都死後，秦睿走到秦佑寧身邊說道：「妹妹，我讓人給妳換一個房間。」 

這兩個人畢竟是死在妹妹的房門前，總覺得不太吉利。 

秦佑寧溫聲說道：「讓人打掃乾淨便是，無須換房間。兩位使者既然說她們是陛

下的人，又是你們帶來的，剩下的事情就由你們負責。」 

黑衣侍衛已經把繩子綁在了欄杆上。 

秦佑寧說道：「對了，確實是有些晦氣，這繩索白白浪費了，畢竟是我特意從楚

南帶來，曾在戰場上捆過敵人立過戰功的，一根就算百兩，這二百兩別忘了賠與

我。」 

這話著實無恥了些，哪怕兩個使者私下不和，這一刻都覺得秦佑寧真的是目無王

法。 

秦佑寧目光沉沉地看著那兩位使者，「難不成兩位為這兩個前朝餘孽抱屈？」 

張嘉忠臉色一沉，說道：「秦姑娘，妳這是強詞奪理，而且妳今日所言，我一定

會照實稟明聖上。」 

秦佑寧聞言說道：「我明明是為陛下分憂解難，卻被兩位誤會，既然如此，這京



城不去也罷，哥哥收拾東西，我們這就回楚南，我要到祖父的墳前問一問，他不

過剛剛過世，就有人拿前朝的規矩來折磨他的孫女，可曾後悔因為善念而放過前

朝那些宮女太監。陛下要問罪的話，那我索性飲了毒酒去陪祖父了。」 

在場的人理智上都認為秦佑寧不可能回楚南，可是看著剛被吊死的兩位嬤嬤，又

覺得她著實瘋顛，行為無法用常理來判斷。 

如果她真的頭也不回帶人走了，禁衛軍能拚得過楚南王府的侍衛嗎？而且秦佑寧

萬一真的自殺而亡，那朝堂上的人該如何議論當今陛下？ 

先不說死者為大，就是朝堂上可有不少人和楚南王有舊交，哪怕是贊同削藩之人，

看到楚南王剛去世其孫女就自殺，都會覺得是被陛下所逼，到時怕是會朝堂不穩。 

兩位使者心中掙扎，最後說道：「是我等言語不周，還請秦姑娘見諒。」 

秦佑寧並不開口。 

其中一人心中不甘，卻不得不開口，「那二百兩我馬上命人送來，為秦姑娘壓驚。」 

為了最後的面子，並沒有提是賠償的事情，只說是壓驚。 

秦佑寧這才對著玉螺說道：「拿了賠償就去鎮中最大的酒樓訂幾桌上等席面送來，

你們與府中侍衛分食即可。」 

玉螺恭聲說道：「是。」 

秦佑寧看向秦睿，「我這裡無事，哥哥去忙吧。」 

秦睿點頭，他也發現了自己妹妹沒有事情，有事情的都是別人，「那一會我陪妳

用飯。」 

秦佑寧嗯了聲，等秦睿離開了，這才扶著玉瓊的手回了屋中。 

黑衣侍衛們有序的離開，其中兩個跟在玉螺的身後，陪著她一起去拿銀子了，另

有侍女繼續守在門口。 

兩位使者臉色難看，根本不敢多看那兩具屍體，見身邊的人沒有動，怒聲說道：

「還不收拾！」 

禁衛軍哪裡受過這樣的委屈，卻又不得不聽。 

秦佑寧回到屋中後，說道：「準備馬車和十日路程中所需的乾糧草藥，叮囑府中

侍衛不許飲酒，我需要他們做事。」 

玉瓊沒有多問，只應下，「是，我這就去安排。」 

秦佑寧溫聲說道：「無須藏著掖著，乾糧草藥可以大張旗鼓的準備，只是不要把

馬車的事情讓人知道，包括我二哥。」 

玉瓊當即道：「是。」 

秦佑寧沉默了下，又說道：「再選出百人，只留二十人與我即可。」 

玉瓊詫異地問道：「姑娘？」 

秦佑寧並沒有看她，「妳與那二十人直說，與我入京，怕是九死一生。」 

這次跟著秦佑寧和秦睿入京的都是楚南王府的精銳，每一個都是精挑細選，自幼

被楚南王收養長大的。 

秦佑寧說道：「妳們同樣如此，只留幾人即可，不用都跟著我走。」 

玉瓊已經猜到了一些，姑娘怕是要送二少爺回楚南，這事情同樣要瞞著二少爺的。



「我等都願意陪著姑娘，誓死保護姑娘。」 

秦佑寧想到上輩子這些侍衛、侍女大多死在去京城和回楚南的路上，眼神流露出

銳色和恨意，「我信妳們，只是不願失去妳們。」 

她身邊的侍女都是從小陪著她一起長大的，不管是忠心還是能力都是極佳。 

把加了蜜的花茶換成普通的茶水後，玉瓊就出去安排了。 

所有人都忙碌了起來，反而是秦佑寧清閒了下來，她藉著這難得的清淨開始回憶

上輩子發生的事情，並且把一些關鍵用簡單的符號記錄下來，這些符號所代表的

意義只有她家裡人能看懂，若是她不幸死在了京中，也足夠她家中的人掌握先機

了。 

這會是太元十五年，楚南王剛去世，太元帝一直壓著不肯讓其子秦啟繼承爵位，

還要秦佑寧兄妹四人入京，明面上說是賞賜，可實際如何，他們都心知肚明。 

秦啟只有三子一女，大兒子秦蔚本想獨身進京，可是被所有人攔了下來，畢竟他

是王府繼承人，絕對不能出事。 

而王府最小的男丁是秦佑寧的雙生弟弟秦璟，他自幼身體不好，從楚南到京城路

途遙遠，京城中局勢複雜，他們都害怕秦璟折在了外面。 

秦睿今年也不過十五，他主動要求入京為質，只是他一直善文不善武，性子又過

於溫和純善，別說秦家人了，就是楚南王府的屬臣們也不放心，只是以楚南如今

的情況，又不能違背皇帝的意願…… 

最後秦啟狠下心來，讓心腹陪著秦睿入京，並且特意選了一百二十位兵士陪同。 

其實最開始的時候，誰也沒想著讓秦佑寧這樣一個小姑娘入京的，畢竟為質的日

子怕是要忍受很多委屈，不過最後她說服了父母，讓父親的心腹暗中入京，到時

候也方便他們行事。 

那些屬臣知道秦佑寧的本事，有她陪著秦睿，不僅秦啟夫婦心中放心了些，就連

屬臣們都鬆了口氣。 

秦佑寧雖然是個姑娘家，可是在武功和計謀上都遠超常人，她自幼被楚南王帶在

身邊教導，十歲的時候就跟著秦啟到外面剿匪，就連楚南王生前都覺得她是最像

他的人，只等她年紀再大些就單獨讓她帶兵了。 

楚南王身體還算康健的時候，就把隨著自己南征北戰多年由陛下所賜的寶劍和庫

房收集的兵器留給了秦佑寧，死前最放心不下的也是她，只言其慧極必傷，讓家

人多護著點。 

所以這次入京城，對外說是由秦睿做主，可實際上真正主事的人是秦佑寧，就連

秦睿都習慣把事情交給妹妹，他自己更多的時候是在馬車裡面看書。 

直到前些日子秦佑寧忽然病倒，秦睿這才驚醒自己過於依賴年幼的妹妹，從而開

始接手這些不擅長的事情，其中就包括和那些使者打交道。 

兩位使者都是外戚，很清楚太元帝對楚南這邊的態度。 

楚南王已死，楚南王一脈遲早要完，他們對秦睿可算不上客氣，陰陽怪氣、各種

催促，動不動就拿太元帝來壓人，就連那兩個前朝留下的嬤嬤也仗勢欺人，話裡

話外都是秦佑寧哪怕生病也該感恩戴德地跟著她們學習規矩。 



秦睿把這些壓力都頂住了，等秦佑寧退了燒才再次上路，如今到了鎮上，他本想

讓妹妹多休息幾日徹底養好，沒想到剛到驛站妹妹就給了這些人一個下馬威。 

第二章 送哥哥回家 

因為秦佑寧和秦睿還在孝期，那些侍衛侍女可以食肉，他們兄妹卻是一直茹素。 

等驛站收拾乾淨，秦睿也忙完了，玉螺與玉瓊就端了特意準備的飯菜來。 

秦睿神色愧疚地親手盛了一碗素湯給秦佑寧，「妹妹妳身子剛好，沒必要為那些

小人動氣的。妳不是愛吃那蜜餞嗎？我叫人給妳買一些來。」 

秦佑寧接過他特意讓人燉的鮮人參杏仁瓜湯，喝了一口說道：「好。」 

此時屋中沒有外人，門口也有專門的人守著，秦睿低聲說道：「委屈妹妹裝病，

我會帶著兩位使者先離開，到時候妹妹就回楚南吧。」 

秦睿雖然不怕死人，卻害怕入京後那些人報復妹妹，到時候妹妹有再多的本事，

在別人的地盤怕是都不好施展，難免要受委屈的。他是男子又是兄長，哪怕不如

妹妹，也想要多護著妹妹些。 

秦佑寧看向他，有些蒼白的臉色笑了下，好巧，她也準備先把自家二哥送回去，

而且已經提前安排好了。「哥哥先吃飯。」 

秦睿還想再勸，就聽她再次開口，「這事情急不得，得安排得妥當些，總不能落

了話柄。」 

這話說得有道理，秦睿點了下頭，坐在一旁吃了起來，心中卻覺得悲涼。 

祖父還在的時候，京中就壓著父親繼承王位的請求，如今祖父剛走，天子就等不

及對他們楚南下手，就算人走茶涼也不該這樣快的。 

秦睿覺得哪怕他死在京中，也不能讓那些人有藉口對楚南不利，更不能讓妹妹跟

去受苦。 

只是他不知道，在他低頭吃飯不願意讓妹妹看出打算的時候，秦佑寧也在看他。 

上輩子那些事情就好像發生在昨日一般，那時候她是跟著二哥一起入京的，最開

始他們為了楚南處處忍讓，父親更是顧忌著他們，很少拒絕京城那邊提出的各種

不合理要求，可那些人只會得寸進尺。 

溫潤如玉的二哥一天比一天沉默，但面對旁人的為難，他仍是一次次擋在她的前

面。 

不管是二哥、她還是留在楚南的父母兄弟，他們都在為了彼此忍耐著，可就算這

樣，那些人也沒有放過他們兄妹。 

在秦睿陪著皇子出城狩獵，卻廢了雙腿被送回來後，秦佑寧就爆發了，她直接提

著鞭子找到了正在酒樓喝酒的幾位皇子，根本不需要人幫忙，把皇子連著他們的

侍衛狠狠抽了一頓。 

不等京中人反應，她就大鬧了皇宮，直言如果不給她一個交代，她就先殺了二哥

再一頭撞死在宮門口，讓天下人看看皇帝是怎麼對待當初一起打下江山的有功之

臣的後代。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只要陛下開口，我們兄妹願意赴死，絕無二話，卻不

是隨意可以折辱的！」 



當時忠於太元帝的人是贊同削藩的，可是他們也有些看不上這些上不了檯面的手

段，更何況那個時候激怒楚南那邊並非好事。 

而且京中還有不少楚南王的舊相識，他們曾見過秦睿兄妹，有些甚至吃過秦睿兄

妹的滿月酒，如此一來自然是站在秦佑寧這邊。 

最後秦佑寧打了皇子不僅沒有被罰，太元帝還安排了太醫，賞賜了不少東西當做

補償，那些護衛著皇子狩獵的侍衛全部被斬首示眾。 

至於那幾位皇子，只是被要求閉門思過。 

秦佑寧自然不滿，卻也無可奈何，自那以後她就變得鋒芒畢露，有人敢怠慢他們

兄妹，她就把人往死裡抽，最後在京中得了個凶名，可不得不說，他們兄妹的日

子也好過了起來。 

後來在楚淮舟暗中的幫助下，趕在太元帝和楚南開戰之前，他們兄妹逃離了京城。 

最後楚南大勝，太元帝下旨由秦啟繼承爵位，楚南王的爵位世襲，並且不再需要

皇帝的同意。 

可是哪怕秦家竭盡全力也沒能留秦睿幾年，秦睿是抑鬱而終的，那一年也不過二

十一歲。 

秦佑寧恨透了京城那些人，看透了他們的虛偽，也恨透了當時的自己，這一次她

絕對會保護好二哥的。 

秦睿用公筷給妹妹夾了些菜，「快吃。」 

秦佑寧嗯了聲，等吃完飯在房間休息的時候，她直接叫來了玉瓊，把事情安排好

後就繼續坐在窗邊看著外面。 

外面的景色並不好，可是這個方向正好對著楚南，她有些想家了。 

沒多久玉瓊就匆匆跑了回來，說道：「姑娘，那些人又開始為難二少爺了。」 

秦佑寧沒有馬上出門，而是站起身走到內室，翻出了自己的鞭子，問道：「都安

排好了嗎？」 

玉瓊恭聲說道：「侍衛長他們已經準備好了。」 

秦佑寧點頭，冷聲說道：「去，讓人把驛站的門給鎖了，不允許外人入內，那些

禁軍怕是大多在外面，如果擅闖，直接殺了。」 

玉瓊早就看不順眼京中那些人，這會聽了她的話，臉上帶著喜色，「我這就去。」

說完就跑了出去。 

秦佑寧拿著鞭子走出了房門，聽到樓下大廳傳來趙營襄趾高氣揚的聲音，好似剛

才她一言不合就殺人的事情已經過去。 

不知他是得了什麼倚仗還是說最開始的驚嚇過去，這會特意想要找回面子，在所

有人面前奚落秦睿，從而確定他們這些使者的地位。 

「二少爺，陛下有令，讓你們即刻進京。世子要留下長子和幼子為楚南王守孝，

我們也沒說什麼，您可不能再為難我們了。」 

秦睿到底是楚南王府出身，態度不卑不亢，「若是兩位覺得為難，可先行一步。」 

玉瓊匆匆過來，低聲對秦佑寧說道：「姑娘，果然如您所料，周圍被禁衛軍包圍

了。」 



秦佑寧嗤笑了聲，「要不然這兩隻狗怎麼敢叫喚。」說完就抬腳往樓下走去。 

樓下的趙營襄還在繼續威逼，「二少爺難不成想要抗旨？您就算不為自己著想，

也要想想楚南王府。」 

秦睿唇緊抿著，「這位……」 

話還沒說完，他就聽見熟悉的聲音—— 

「讓開。」 

秦睿下意識地轉頭看向來人，趕緊走過去，說道：「妹妹先回屋休息……」 

趙營襄看向了秦佑寧，神色有一瞬間的僵硬，他著實是怕了秦佑寧殺人不眨眼的

性子，又想到心腹所說，他和前朝留下的嬤嬤不一樣，他姊姊可是正得寵的貴妃，

還生有六皇子，如今六皇子日日被陛下帶在身邊，格外看重，難不成秦佑寧還敢

對他這個皇親國戚動手？是想造反？就不怕陛下治罪楚南王府嗎？ 

而且以陛下對楚南王府這一脈的態度，只要他把秦佑寧他們囂張的氣焰壓下去，

一定會讓陛下對他另眼相待的，還能壓皇后的族人一頭。 

他當即冷嘲道：「我瞧著大姑娘也沒有事，怎麼二少爺非要讓大姑娘養病？難不

成是故意欺瞞聖上？剛才殺人的時候可是生龍活虎的。」 

秦佑寧把秦睿推到了一邊，在趙營襄沒有反應過來前，直接一鞭子抽在了他的臉

上。 

「啊！妳敢，我可是陛下派來的！」 

被帶到大廳中的禁衛軍趕緊上前，想要攔住秦佑寧，可是他們一出手，周圍的侍

衛就動手了，直接把他們給控制住。 

秦佑寧用實際行動告訴了趙營襄，她確實是敢，她不僅敢，還直接讓埋伏在暗處

的侍衛把圍在周圍的禁衛軍都給捆了扔在大廳之中，就連張嘉忠也被從房間拎了

出來綁起來，然後當著這些禁衛軍的面把兩位使者抽得半死。 

秦睿：「……」 

唔，看來妹妹是好了，而且被這些人惹生氣了。 

秦佑寧把沾血的鞭子扔給了玉瓊，冷聲說道：「我懷疑這些人對我下毒，所有人

先打十軍棍再進行審問。」 

秦睿一驚，妹妹不是生病是中毒？他當即變了臉色，說道：「你們竟然敢下毒害

我妹妹！」 

「沒有，沒……」 

秦佑寧一時不知道該說二哥到現在還如此天真，還是該感歎二哥對家人的無條件

信任，看了他一眼，沉聲說道：「堵上嘴別把人打死了，我還要把他們送到京城，

要陛下還我們楚南一個公道！」 

「是。」 

秦睿走到了秦佑寧的身邊，「可解毒了？怪不得前幾日妹妹忽然病倒，都是我無

能，我都沒發現，妹妹現在……」 

秦佑寧緩和了神色，打斷了他的關心，說道：「哥，不用擔心，我都好了。」 

他還是不放心，「我讓人請大夫再給妳瞧瞧。」 



秦佑寧點頭，「那麻煩二哥幫我喊一下大夫。」 

秦睿聞言根本顧不得想為什麼不讓侍女去請，當即要跑著去找大夫，可是剛轉身

就覺得後頸一疼，然後失去了知覺。 

秦佑寧扶著暈過去的秦睿，甩了甩有些疼的手，當著所有人的面說道：「這些人

包藏禍心，既然害了我，我不能讓他們再害了二哥，送二哥回楚南。」 

玉螺與玉瓊上前扶著秦睿，另外幾人去抬他的行李，把人送上準備好的馬車，由

楚南王府的侍衛護送。 

雖然秦睿是楚南王府的二公子，可是出發之前他們都得了命令，是要聽從秦佑寧

安排的。 

秦佑寧就在太元帝的人眼皮子底下把秦睿送了回去，她懶得和這些人用那些迂迴

的手段，反正這些人要不就殺了她，要不就敬著她。 

說到底，軟的怕硬的，硬的怕橫的，橫的怕惡的，惡的怕不要命的。 

她重活一世，知道這會國庫空虛，根本沒辦法對楚南出兵，只要面子上過得去，

皇帝就要對他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畢竟他在乎史書上對他的記載，不敢留下一

個「當年一起打江山的老臣屍骨未寒就苛待其子孫」的名聲。 

「陛下讓人接我們兄妹入京，明明是一片愛護之心，卻偏偏被你們這些別有用心

之徒利用，若是我二哥出事，怕是要讓陛下背上罵名。都是爾等小人作祟，使得

二哥無法入京給陛下磕頭，感激陛下恩德。二哥因為爾等不忠不義的行為氣急攻

心暈了過去，送二哥回楚南純屬無奈之舉。」 

秦佑寧說得大義凜然，可在場不管是挨打的還是打人的都知道她在胡說八道，卻

又無可奈何。 

楚南王府必須有人進京城，這樣才能讓太元帝安心，可是只有秦佑寧怕是不夠分

量，所以她決定給自己增加籌碼。 

她冷聲說道：「取祖父留給我的寶劍。」 

玉瓊恭聲說道：「是。」 

沒多久就捧著楚南王留下的劍過來。 

秦佑寧取過寶劍，說道：「當年祖父為救陛下，不僅身中數箭，就連長槍都戰至

斷裂，在祖父清醒後，陛下解下隨身佩劍贈之，言寶劍贈英雄，願此劍永護其安

危，後陛下登基，更是賜下丹書鐵券，如今爾等小人死在此劍之下，倒是汙了這

把寶劍。」 

被秦佑寧讓人綁著的張嘉忠覺得自己被無辜連累，嚇得膽戰心驚，「我、我們是

陛下派來的，我是皇后娘娘的族兄！」 

最開始挑事的趙營襄戰戰兢兢地說道：「我是六皇子的舅舅，妳不能殺我！」 

秦佑寧自然知道他們的身分，「如果你們是朝中大臣，我還得考慮一下，原來只

是一些親戚。」 

趙營襄趕緊說道：「妳敢殺我們，是大逆不道，妳就不怕陛下治罪楚南王府？

妳……」 

他話還沒有說完，秦佑寧已經用劍鞘又抽了他的臉，「我很怕啊，但是你們又看



不到，而且是你們要毒殺我，我還要入京問問陛下，到底是皇后安排的還是貴妃

安排的，或者說是陛下安排的。」 

張嘉忠遍體生寒，陛下會為了他們的死而問罪楚南王府嗎？自然是會，陛下絕對

不會放過這樣好的機會。 

可就像秦佑寧說的，那時候他們已經死了，就算治罪了又能怎麼樣？更何況她咬

死了是自己中毒才一氣之下殺人…… 

他一邊覺得秦佑寧不敢殺他們，一邊又覺得她就是個瘋子，是真的敢殺人，畢竟

幾個時辰前，她才讓人生生吊死兩個人。 

張嘉忠暗罵趙營襄真的是一個蠢貨，平白無故連累了他，他還有大好前程，可不

想死。 

秦佑寧彷彿不經意說道：「反正我也把你們得罪狠了，有你們在，我到京中怕是

更會被問責，反而沒有你們我才輕鬆些，畢竟死人不會說話，真相如何全憑我來

說。」 

張嘉忠趕緊說道：「不會，求……」 

兩人先是被秦佑寧殺人所懾，又被她身上的氣勢所迫，根本忘記了她不可能把所

有禁衛軍殺絕了，那樣入京也沒辦法和陛下交代。 

秦佑寧蹲在兩人面前，對著身後的玉瓊伸手，「給我把匕首。」 

玉瓊取出匕首恭敬地放在她的手上。 

她把玩了一下就拔出匕首放在地上，「要不你們給我個交代，是誰要害我？」像

是忽然想到了什麼，她繼續說道：「六皇子長大了，聽說很受陛下看重。」 

張嘉忠看了眼那把匕首，又看向秦佑寧，死人不會說話，只要他活下來，真相是

什麼不都是由他來說嗎？而且皇后曾提過，貴妃近兩年來越發猖狂，就連六皇子

都仗著陛下的寵愛，不把嫡出的三皇子看在眼裡，六皇子還拉攏朝臣，想要爭那

太子之位。 

趙營襄趕緊說道：「對！妳要是敢對我動手，陛下……」 

話還沒有說完，張嘉忠就眼神一厲，拿起匕首直接捅進了他的心口，「是他！他

下毒要害楚南王府的子嗣，因為六皇子記恨當、當年楚南王拒絕教他武功的事

情！」 

他像是抓住了生路，不斷說服自己，他還有大好的前程，可不能死，不對，他是

為了皇后，為了三皇子才會這樣，絕不是自己貪生怕死。 

畢竟皇帝至今都不封三皇子為太子，反而偏疼六皇子，六皇子更是事事都要和三

皇子爭，就連這次的任務都是六皇子為其舅舅爭下來的，他們兩人這一路上同樣

在爭權奪利，他正好趁機削弱六皇子一脈。 

他都是為了皇后，為了三皇子，三皇子是嫡子，就該當太子！ 

秦佑寧躲得很快，血並沒有濺到她的身上，「原來如此。」 

張嘉忠這一刻絲毫不覺得自己是被秦佑寧所迫，而是在為三皇子謀利，「他還有

同黨。」說著就指著趙營襄帶出來的侍衛、隨從和親近六皇子的禁衛軍。 

秦佑寧並沒有如他所想的那樣出手，只是說道：「這是朝廷的事情，與我一個弱



女子沒有關係。」 

雖然這樣說，可是她卻讓侍衛把所有人都給放了。 

到了這一步，張嘉忠不敢退也不能退，當即讓帶來的侍衛絞殺趙營襄的人。 

秦佑寧並沒有攔著，只是讓人守在驛站周圍，把想要逃離的人都處理掉，而她直

接帶著玉螺與玉瓊回到房間中，想了下，寫了封信給自己的父親。 

第三章 攜手合作 

等天微微亮，驛站裡面已滿是血腥味。 

張嘉忠是個狠人，他命還活著的所有人都拿匕首捅了趙營襄的屍體，違令和猶豫

的同樣殺了。 

玉螺小聲說道：「他的屍體都七零八落的了。」 

秦佑寧靠坐在窗邊看著楚南的方向，「這樣不怕六皇子的人收買他們，那些侍衛

也會安心，不怕被殺人滅口，說不定還會更加忠心。」畢竟沒有別的出路了。 

皇帝那邊怕是不會善罷甘休，到時候嚴刑拷打，這些人不知能不能頂住，如果頂

不住的話…… 

只要皇帝不願意讓天下人看笑話，不願意廢后，就得幫著隱瞞下去，至於對待她，

恐怕更加戒備。 

可那又怎麼樣？在外人眼中，她只是一個受連累，祖父剛死就被逼著離開楚南的

可憐孩子。 

張嘉忠是以送還匕首的名義前來的，待秦佑寧接過後，他說道：「當年楚南王曾

與我父有舊交。」 

秦佑寧讓人上了茶，說道：「使者請坐。」 

張嘉忠是孤身前來的，此時看了下屋中的人，說道：「我有些事情想與姑娘商量。」 

秦佑寧點了下頭，屋中的侍女才退下守在外面。 

他問道：「不知楚南王府有什麼打算？」 

秦佑寧看向他，說道：「當年祖父自請鎮守楚南，如今我家想要的不過是安穩兩

字。」 

張嘉忠已經冷靜了下來，身上的傷雖然處理過，卻還是疼得厲害，只是他想過怕

是秦佑寧今日所為都是其父楚南王世子的安排，並不相信是她突然發難，試探地

問道：「那不知道楚南王世子對三皇子有什麼看法？」 

秦佑寧微微垂眸，反問道：「不知三皇子對楚南王府是什麼看法？」 

張嘉忠笑著說道：「楚南自然該由楚南王府掌管。」 

秦佑寧聞言說道：「父親也曾提過，皇后所出才是正統。」 

如今推翻前朝不過十幾年，說正統著實可笑，可是兩個人的意思已經很明白。 

張嘉忠心中大喜。 

秦佑寧說道：「只是你我二人，說這番也是無用，我弟弟自幼崇拜三皇子的文采，

不知可否讓三皇子以書信的方式指點一二？」 

話中雖然說的是弟弟，可實際上是告訴張嘉忠可以讓三皇子直接和楚南王府通信。 

張嘉忠猶豫了下，說道：「三皇子在宮中，怕是書信來往不易，我家中長子自幼



陪著三皇子念書……」 

秦佑寧說道：「可。」 

張嘉忠當即說道：「趙營襄想要毒殺二公子，如今雖然被發現，可是二公子身體

抱恙，不適合遠行，只好留二公子休養，等好些了再送回楚南。」 

這是在對口供。 

秦佑寧也知道這是最好的辦法，「勞你擔憂了。」 

張嘉忠歎了口氣說道：「可惜在押解犯人回京的途中遇到劫匪，損失慘重，就連

趙營襄也慘死劫匪手中。」 

秦佑寧聞言說道：「前方的餘壓山上，有一處匪患一直為非作歹，若是使者能幫

著百姓解決，也是大功德一件了。」 

不過幾句話的功夫，兩人已經把事情商量妥當，這計謀自然有許多缺陷和不足，

可那又如何，就像是秦佑寧和張嘉忠說過的，只有活下來的人才能說話。 

張嘉忠記了下來，說道：「那我去安排下，不知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不知不覺中，他對待秦佑寧已經完全變了個態度。 

秦佑寧哪裡還有昨日所見的狠厲，她因為大病初癒，臉色還有些蒼白，瞧著竟然

有些楚楚可憐，「我第一次出遠門，又是去那樣陌生的地方，心中惶惶不安，這

一路都要倚仗使者了。」 

張嘉忠看著她的模樣，心中陣陣發寒。按照她的意思，剩下的事情都交由他善後，

難道她就不怕自己留下一些證據，等到時候在皇帝面前告發，把所有事情都推到

楚南王府身上？ 

不過很快他就收斂了心中的想法，說到底他們現在是一條船上的人，作為皇后的

族兄，他還是知道一些內情的，如果皇帝真的有把握能戰勝楚南王府，也不至於

等到楚南王死才敢下令讓楚南王府的子嗣入京了。 

如今能和楚南王府合作，對於皇后而言絕對是利大於弊，至於之後的事情，就等

三皇子登基後再說，畢竟眼前對三皇子威脅最大的是他的兄弟而非楚南王府，如

果三皇子不能登基，那也沒以後可談了。 

張嘉忠又說了幾句就離開了，不過暗中派了心腹回京告知家中這番變故，讓家中

提前做好準備。特別是皇后那裡，對待秦佑寧的態度一定要小心謹慎些，從她的

行事作風來看，怕是楚南王府那邊早有準備了。 

驛站雖然建在城中，可周圍並無百姓居住，如此一來善後的事情倒簡單了許多。 

 

 

秦佑寧在離開那日才又見到驛站的官員，這官員明顯被張嘉忠收買，就算如此，

在看見秦佑寧一行人的時候也下意識地縮了下身子，根本不敢抬頭。 

她也不在意，只是看了身邊的玉螺一眼，就先上了馬車。 

玉螺從荷包中取了銀子，當著眾人的面給了那驛官，說道：「姑娘這兩日休息得

極好，這是賞你的。」 

驛官雙手捧著銀子，說道：「多、多謝姑娘賞賜。」 



等所有馬車離開後，驛官雙腿一軟就要摔倒在地，多虧小廝機靈地把他扶著。 

他氣息虛弱地說道：「我、我們回去，不對。」想到之前驛站血流成河的模樣，

他現在可不敢回去，「回家，你們扶我回家。」 

就在此時，張嘉忠的親信忽然騎馬回來，居高臨下地看著驛官等人，見驛官等人

被嚇得臉色蒼白，又威脅了幾句這才離開。 

他還要聯繫一下投靠三皇子的官員，進行最後的善後。 

張嘉忠的親信並不知道，在他離開沒多久，一直在驛官身邊的小廝就去酒樓點了

一桌菜，等第二天，酒樓廚房的一個幫廚就因家中有事請假出城了。 

而秦佑寧等人的隊伍出城後，行進的速度就加快了許多，畢竟京中來的這些禁衛

軍都沒真正上過戰場，甚至有些還是第一次殺人，他們心中的壓力極大，根本沒

有心思休息。 

楚南王府的侍衛在請示過秦佑寧後，對此沒有意見，只是沉默地護衛著她的馬車。 

秦佑寧在心中算著時間，如果不出差錯，那暗信應比二哥先一步送回家中，這會

二哥應該看完她留的信了。 

想到他又氣又擔心卻無可奈何的模樣，秦佑寧嘴角不自覺翹起，她絕不會讓二哥

再變成上輩子那般死氣沉沉的模樣了。 

 

 

張嘉忠對於這次「剿匪」的事情格外上心，甚至還想請楚南王府的侍衛幫忙，不

過被秦佑寧一口拒絕了，他對此也不敢多言。 

因為驛站的事情，那些還活著的禁衛軍心底都有著對秦佑寧的恐懼，自然不敢升

起絲毫怨懟，只能把這些情緒都記在張嘉忠的身上。 

這夥山匪人數並不算少，而且他們熟悉地形，哪怕禁衛軍的裝備更加精良，又是

以多打少，也折了半數的人才把那些山匪剿滅。 

張嘉忠和他的親信並沒有參與這次的剿匪，而是留在了秦佑寧他們臨時休息的地

方，直到確定沒有危險後，他才帶著親信離開，去重新佈置現場，把趙營襄等人

的屍體抬了上去，除此之外他還讓人去請附近衙門的官員過來。 

這一行為很令楚南王府的侍衛看不起，畢竟他們抵禦外敵的時候，將軍他們都是

身先士卒的。 

就連玉瓊私下都忍不住說道：「如今朝廷的將領都是這般了嗎？」 

秦佑寧命令紮營的地點離山匪所在地並不遠，她還安排了人盯著那邊，隨時彙報

張嘉忠的情況，此時聞言笑了下，她上輩子可見過比這更荒唐的事情，只是這些

話不能說。「說不定他上去指揮，死傷會更慘重。」 

玉螺和玉瓊一時無言。 

秦佑寧吩咐道：「讓人去救助傷患，注意那些官員神色的變化。」 

兩人恭聲應下，當即出去安排了。 

剛死和死了幾天的屍體自然是不一樣的，秦佑寧會提出這樣的建議，更多的是為

了確定投靠三皇子的官員和可拉攏的人到底如何。 



因為禁衛軍傷亡慘重，又牽扯到了趙營襄的死，張嘉忠要給太元帝上摺子，短時

間內他們倒是沒辦法繼續趕路了。 

秦佑寧一行人被安排入城休整，有不少官員拜訪，她以守孝為由，一個都沒有見。 

這倒是讓張嘉忠看不懂了，他發現自己根本不知道秦佑寧想要做什麼。 

比朝廷來得更快的是楚南王府的人，和京城相比，這裡本就離楚南更近一些，張

嘉忠算了算時間，應該是秦睿回到楚南後，秦啟的人就日夜兼程趕了過來。 

秦啟的人先去見了秦佑寧，一個時辰後又來見張嘉忠。 

這次來的是一個有著八字鬍、滿身書卷氣、自稱姓黃的中年男人，見到張嘉忠就

主動提起和張皇后一脈合作的事情，言語間讓利頗多，讓張嘉忠心中又驚又喜，

卻又起了疑心。 

黃先生對上張嘉忠懷疑的眼神，神態自若，只是話鋒一轉，說道：「從楚南到京

城路途遙遠，如今又遇到這樣危險的事情，世子擔憂姑娘的安危，只想接姑娘回

楚南。」 

聽到黃先生的話，張嘉忠心中反而鬆了口氣，他自以為猜到了楚南王府願意讓步

的原因，同時也感覺到了楚南王府對秦佑寧的重視。 

不過想來也是，一般情況下都是年長的男子做主，而秦佑寧和秦睿之間，那些侍

衛明顯更聽從秦佑寧的話，可見她在楚南王府的地位遠在秦睿之上。 

既然知道秦佑寧的重要性，張嘉忠更不願意放她離開，雖然心中是這般想，面上

卻露出苦笑，「我也是聽命行事，聖上對楚南王府多有……」他停頓了下，並沒

有說明，只是兩人都心知肚明，「如今趙營襄被山匪所害，禁衛軍死傷慘重，我

還只帶回秦姑娘一人，怕是我都自身難保了。」 

黃先生眉頭微蹙，像是在衡量其中利弊。 

張嘉忠繼續說道：「不過現在還沒回京，楚南王府若是想換一人，倒也來得及。」 

言下之意就是他一定要帶一人回京中，不是秦佑寧，換做楚南王府其他嫡系子弟

也是可以的。 

黃先生歎了口氣，「姑娘性子倔，我若是能說動，也不至於……既然如此，那就

談談三皇子與楚南王府合作之事吧。」 

張嘉忠聽懂了黃先生的意思，既然沒辦法讓秦佑寧回楚南，剛才給出的條件也就

不算了，他有些不甘說道：「其實剛才……」 

黃先生看著他笑了下，「想來國舅也是聰明人，不至於說蠢話吧？」 

張嘉忠心中憋屈，卻只是尷尬一笑，「那不知楚南王府有何條件？我雖做不了主，

卻也能當個傳話人。」 

黃先生說出早已準備好的條件，他們楚南王府全力支持三皇子繼位，並且為三皇

子提供幫助，只是三皇子登基後，蜀貴兩地都歸入楚南王的封地，除此之外，還

要求京中再不能干涉楚南的軍政。 

張嘉忠臉色變了變，這已經是獅子大開口了，他當即就要反對。 

黃先生卻不等他說話，溫聲說道：「既然國舅只是傳話之人，不如將此話告知能

做主之人，到時再給與答覆。」 



張嘉忠沉默不語。 

其實這些條件都是剛才秦佑寧和黃先生商量的，至於她回楚南這件事，他們心中

都明白是絕無可能的，而且她入京安皇帝的心也是現階段最好的選擇。 

早在秦佑寧和秦睿決定入京的時候，秦啟已經把楚南王府在京中的勢力暗中交給

了他們二人，只是其中還有多少可信之人，需要他們自己衡量，畢竟人心易變。 

楚南王死後，太元帝明擺著想要鉗制楚南王府，楚南王府以後會如何誰也不清楚，

哪怕有人選擇背叛也不稀奇。 

秦佑寧重活一世，對於哪些人能用、哪些人背叛早已心知肚明。 

上輩子她處處忍讓，為了避免被皇帝猜忌連累家人，沒有和外界過多來往，後來

二哥受傷她性情大變，更沒機會與那些官員私下聯繫，沒能在京中佈下更多的眼

線和人手，使得後來父親進軍京中的時候困難重重，更是擔了不少惡名。 

秦佑寧仔細回憶了上輩子朝廷中那些有真才實學的人的情況，特別是那些還沒有

參加科舉或者仕途不順的，在黃先生離開前直接告訴了他。 

這些人身處天南海北，秦佑寧本不該知道，不過黃先生只是和她對視一眼，並沒

有多問，仔細記下後說道：「姑娘保重，世子有一話讓我帶給姑娘，請姑娘千萬

以自己的安危為重。」 

秦佑寧輕聲說道：「你與我父親說，不要信任何京中的消息，身為秦家人，只會

站著死，絕不會跪著生。」 

言下之意，她絕不會讓自己成為太元帝威脅楚南王府的人質。 

哪怕秦佑寧神色平靜，黃先生也知道她的決心，神色變得嚴肅，深深一揖。 

秦佑寧側身避開，回禮道：「黃先生也請多多保重。」 

黃先生不再多言，秦佑寧把他送到門口，他才說道：「姑娘請留步。」 

秦佑寧停了下來，對著黃先生點了下頭，目送他離開。 

黃先生離開沒多久，京中就來人了，太元帝直接下令讓張嘉忠即刻護送秦佑寧回

京，關於山匪的事情會有其他人來處理。 

張嘉忠不敢耽誤，次日天剛亮一行人就出發了，沒多久就遇到了太元帝派來「接」

他們的人。 

這些人直接奪了張嘉忠的權，雖不至於把人關押起來，卻以保護為由，限制了他

的活動。 

 

 

秦家雖然久居楚南，可是在京中也是有府邸的，一般情況下，秦佑寧等人到了京

中應先到府邸休整一番，等待太元帝傳召再入宮，可實際上，入城後秦佑寧就被

「護送」入宮了，王府的侍衛都被留在了宮外，她身邊只有兩位侍女。 

秦佑寧被宮人帶到了張皇后宮中，張皇后是太元帝的繼室，太元帝的原配是為了

救他而死的，原配所出的長子和次子同樣死在了戰場上，如今張皇后所出的三皇

子劉鴻晤是太元帝年歲最長的兒子。 

劉鴻晤既是嫡子又是長子，所以不少大臣都提議立他為太子，偏偏太元帝偏愛貴



妃所出的六皇子劉鴻昕，至今不願鬆口。 

張皇后已從族人那裡知道了楚南王府的傾向，這會對秦佑寧的態度很是和善，不

等她行完禮就讓宮人把她扶了起來，並且招手讓她到身邊，握著她的手溫聲說道：

「可憐的孩子，這一路怕是吃了不少苦吧，瞧著都瘦了不少。」 

秦佑寧還在守孝，雖不至於一身孝衣，穿戴上也是素色，「多謝娘娘關心。」 

張皇后拍了拍她的手，「人死不能復生，想來楚南王在天之靈也不願意瞧著妳這

般憔悴。」 

秦佑寧微微垂眸，「想來祖父更想不到自己屍骨未寒，我這個當孫女的就被迫離

家到了這皇宮之中。」 

她並沒有一直示弱或者偽裝，反而露出了幾分銳色，畢竟京城中的人最是欺軟怕

硬，且張皇后定然已知她在驛站的所作所為，她這般反而更容易讓人放鬆戒備。 

張皇后的動作頓了下，這才歎了口氣，「人生在世，總不可能事事如意，陛下的

意思是讓妳暫住宮中。妳與如陽年齡相仿，我讓人把如陽旁邊的宮殿收拾了出來，

妳不如就先住在那裡。」 

太元帝只有兩女，長女城陽公主是原配所出，已經出嫁，次女如陽公主是張皇后

所生。 

秦佑寧剛要回話就有宮人來報，說是貴妃聽說秦姑娘到了，特來探望。 

張皇后眉頭微皺，臉上露出幾分不悅，卻只是說道：「請貴妃進來。」說完以後

看向秦佑寧，「貴妃這段日子傷心過度，若是說了什麼不中聽的話，佑寧不要放

在心上。」 

貴妃為什麼傷心過度？自然是因為弟弟的死，而弟弟的死在她眼中與秦佑寧脫不

了干係。 

 


